 释五年琱生尊中的[image: image1.bmp]字
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  方 勇
2006年11月8日在陕西扶风五郡西村发现一批青铜器，共27件（组），其中甲乙两件琱生尊颇为重要。它的铭文和五年、六年琱生簋所记有关。《文物》2007年第8期第4至27页发表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、扶风县博物馆撰写的《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》。与《考古与文物》2007年第4期上的简报可以互相参看。但《文物》发表的铭文拓片明显不如《考古与文物》上得铭文拓片清楚，在同期《考古与文物》上有王辉先生讨论此铭文的文章
。并且《文物》同期发表如下几篇研究论文：李学勤：《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》，第71至75页。辛怡华、刘栋：《五年琱生尊铭文考释》，第76至80页。陈亮：《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编钟及相关问题》，第81至84页。该铭文已有很多学者曾经讨论。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（http://www.xianqin.org/ ）“甲骨学殷商史学科”之“来稿选登”栏目有逸空（2006年11月24日）、袁金平（2006年12月9日）和徐义华 （2007年6月19日） 三位先生的研究文章，可参看。又《考古与文物》2007年第5期同期发表了吴镇烽
、王占奎
、陈英杰
等三位先生的大作。本人近来也初读了一下该铭文，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研究的，尤其是里面的[image: image2.jpg]


字，值得探讨。故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写此小文，以求教于各位方家。（因前面已经列举了上述各位先生的大作的出处，故行文引用上述文章就不另注了）。
下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该铭文隶定下来（为行文方便，采用宽式隶定）：
隹五年九月初吉，召姜以琱生[image: image3.bmp]（[image: image4.bmp]）五寻、壶两，以君氏之命曰：“余老之（止）。我仆庸土田多柔，弋许，勿使散亡。余宕其叁，女宕其贰。其兄公，其弟乃。”余鼄大璋，报妇氏帛束璜一。有司眔盥两屖。琱生拜扬朕宗君休，用乍召公[image: image5.png]


 [image: image6.bmp]，用祈通禄，得纯灵终，子孙永宝用世享。其有敢乱兹命，曰“女事召人，公则明亟（殛）。”

其中的[image: image7.bmp]字原形为[image: image8.jpg]


，各家考释的结论有很大不同，一种看法以王辉先生为代表，王辉先生认为此字为[image: image9.bmp]字异文，表示赤色；一种看法以吴镇烽先生为代表，吴先生认为[image: image10.jpg]


是“斁”字的异体，读如“緆”， “緆”五寻，就是细布四丈；还有一种看法就是陈英杰先生把[image: image11.jpg]


释为“蔑”，即金文常见的蔑历一词的蔑，表馈赠、进献之义；另外，袁金平先生隶定其为[image: image12.png]


，分析为从火，蔑省声，读为“幭”。就是《说文》所说的：“幭，盖幭也。从巾蔑声。一曰禅被。”还有李学勤先生也隶定其为[image: image13.bmp]，从[image: image14.bmp]声，读为“币”，即行礼用的帛。
从字形上分析，把[image: image15.jpg]


字隶为[image: image16.bmp]形，可从。但用为什么字，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。我们认为[image: image17.bmp]字应该就是[image: image18.bmp]字，[image: image19.bmp]字在《说文》卷四中与蔑同属[image: image20.bmp]部，二者读音相同，互相通假。[image: image21.bmp]从[image: image22.bmp]声，与[image: image23.bmp]、蔑二字同属明母月部，读音也相同。但其表示的具体物品可能和前面几位学者所说的情况不同，我们说它表示的应该是一种蒻席，即细密的蒲席。《说文》卷四[image: image24.bmp]字条下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《周书》曰：‘布重[image: image25.bmp]席’，织蒻席也，读与蔑同”。段注曰：“《顾命》文，今作敷重蔑席。蔑，卫包又改为篾，俗字也。[image: image26.bmp]者，蔑之假借字也。[image: image27.bmp]席，二字今补。纤蒻席也。纤各本作织。今正。马融云：‘蔑，纤蒻。’王肃云：‘蔑席，纤蒻苹席。’则许亦当作纤。纤与蔑皆细也。[image: image28.bmp]者，蔑之假借。马、王谓底席为青蒲席。则谓蔑席为纤蒻席。许说当同之。艸部曰：‘蒻，蒲子可以为苹席也’，蒲子，蒲之幼稚者，细於蒲，故谓之纤蒻。……读与蔑同，上文已云，[image: image29.bmp]亦声，此专谓[image: image30.bmp]席言。
”
    通过以上段氏的分析说明，我们发现[image: image31.bmp]字应该就是表示细密的蒲席的专用字，这种席子应该是很贵重的。所以前面铭文的作为行礼之用的物品[image: image32.bmp]（[image: image33.bmp]）五寻、壶两，就是四丈细密的蒲席和一对壶。
� 王 辉：《读陕西扶风五郡村窖藏铜器铭文小记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7年第5期，第13至1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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